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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在保安垦屯文化领域获得最高
成就的人物，“花儿王”朱仲禄当属第一。

1950 年国庆，朱仲禄在北京先农坛
的“各民族大团结联欢会”上唱了他新编
的“花儿”《毛主席如咱亲爹娘》，第一次
将西北原生态民歌带入了北京的正式场
合。1952 年他为电影《太阳照亮了红石
沟》配了三首“花儿”，第一次让“花儿”进
入了银幕。1953 年作为西北地区的代
表，他将“花儿”唱进了中南海，受到了毛
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4年他选编了一本《花儿选》。1957年
他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七届世界青
年联欢节，他演唱的《花儿与少年》受到
了国际友人的赞赏，第一次让“花儿”走
出国门……他创作的《花儿与少年》节奏
舒缓轻柔，已成为民乐经典。

在笔者看来，朱仲禄成为“花儿王”
绝非偶然，而是既有先天的环境浸染，也
有后天的机缘造就。熟悉保安屯垦文化
的人都知道，朱仲禄的故乡是保安大河
流域惟一的一个汉族村落，其先民屯垦
史长达两千多年，被学术界称之为“西汉
以来屯垦戍边的活化石”。保安屯垦始
于西汉，止于民清末。1922年（民国十一
年）朱仲禄出生在保安镇新城村。这一
时期，保安营裁撤绿营，“粮子”们失去了
军人身份，成为了纯粹的农民。说是农
民，由于耕地很少，难以养家糊口，所以
屯垦后裔们想方设法另谋出路。“大小的
匠人一碗饭，一肚子文章满街转”。军屯
后裔们纷纷学会了谋生的银匠、铜匠、铁
匠、石匠、木匠、画匠、钉匠、碗匠、笼匠、
旋匠、毡匠、皮匠、鞋匠、缝匠……农闲时
节在附近村屯或到更远的牧区找活挣
钱。“人人有手艺，户户出匠人”是那个时
期保安人的真实写照。

朱仲禄的父亲朱瑞是一名“皮匠”，
而且也是“花儿”高手。朱瑞是清同治年
间躲避“同治回变”战乱到保安的，因其
手艺活好，常被周边的村屯请去缝制皮
袍、皮靴、皮卧单等。他常年挑着担子穿
行在一个村屯与另一个村屯之间寻找生
计，常带着大儿子朱仲福和小儿子朱仲
禄一起去帮工。爷几个赶路歇脚的时候
或做工遇到阴雨天时，朱瑞常常会唱上
一曲花儿解解闷。正是因为他的言传身
教，年幼的朱仲禄爱上了“花儿”，并将父
亲唱过的曲令和歌词牢牢地记在心里，

“花儿”便在他幼小的心田生根发芽。
朱仲禄成名后唱红大江南北的那

首《上去个高山望平川》，就是他的父亲
朱瑞最喜欢唱的一首“花儿”。后来经过
朱仲禄改编，这首“花儿”更加气势磅礴、
恢弘大气，成为传统花儿中的经典曲令。

上去个高山望平川，
平川里有朵牡丹，
看起是容易摘起难，
摘不到手里是枉然。
阿哥的白牡丹呀，
摘不到想找的花儿枉然
……

保安人，尤其是文人们特别喜欢到
保安古城西边的铁城山上凭吊“雕窠城”
遗迹，因为站在铁城山上就能把平川上
簸箕形的整个保安城（包括新城）和背负
光荣与梦想的“保安四屯”一览无余。至
今，年轻人们保留着在年三十晚上交子
时到雕窠城上放鞭的习惯，中老年人常
常选在重阳节登临雕窠城喝酒唱“花儿”

的习惯。他们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凭吊铁
城山上的雕窠城呢？原来，保安人的先
人们是西汉派驻在这儿的屯兵，早期保
安人住在互助滩的榆谷城里，唐文宗开
成四年（西元 839 年）榆谷地区发生特大
地震，野雀峡发生坍塌形成堰塞湖，淹没
了榆谷城，居住在榆谷城里的屯民搬迁
至铁城山上筑了雕窠城。宋元时期，堰
塞湖自然泄洪后，屯民们搬迁到了烟墩
山下的保安城里，但雕窠城一直装在一
代代屯垦军人及其后裔们的心窝里，它
既是历史，也是荣耀；它既是保安屯垦军
人的辉煌，也是屯垦后裔的无奈……缘
于对先人的崇敬和对历史沧桑的怀古，

“唱把式”们站在雕窠城遗址上高歌一曲
“花儿”是何等的神心愉悦？因此，当地
老人们常说，只有站在铁城山上，用一颗
敬畏之心才能把《上去个高山望平川》唱
出十足的蕴味和绵延的意境。非保安人
或不懂保安屯垦文化的人，因其不能准
确地理解出这首“花儿”歌词所表达的意
境，就算唱得再卖力也是枉然呐！

因为喜欢“花儿”，年幼的朱仲禄有
事没事时就会漫上一曲，渐渐地他在村
子里崭露头角，被喜欢他的人们称之为

“花儿尕把式”。惜才爱才是“唱把式”们
的共性，因为尕成娃（朱仲禄乳名）有灵
性，保安镇有名的“老花儿把式”王锦（俗
称白哥阿爷）经常给予指点与传授。小
时候从白哥阿爷那里学会了最传统的民
间曲令，朱仲禄后来把这些曲令发扬光
大，有的已经成为经典名曲。比如现在
保安人超喜爱、“花儿”唱家们争相演唱
的《雪白的鸽子》就是朱仲禄根据王锦的

“花儿”改编的。除此之外，保安城里有
一位专门卖唱的盲艺人——李佛保（俗
称瞎佛保）。李佛保经常在城隍庙或关
帝庙里唱曲，朱仲禄有时间时常跑去
听。也就是那个时候，朱仲禄听到了与

“花儿”不一样的贤孝、道情、宴席曲等民
间曲艺。因为喜欢，他学唱了不少的曲
艺，为他日后的演唱和创作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朱仲禄常说“瞎佛保”是他的启蒙老
师，这话一点都不假。保安古城里卖唱
为生的民间艺人李佛保会唱很多种民间
曲子，尤其是他高音部的假嗓子、抖音唱
得特别地道、特别有味，一城百姓都喜欢
他唱的曲儿。朱仲禄八十多岁的时候依
然还记得“瞎佛保”教给他的民间小调，
酒席上还会即兴唱一曲《尕老汉》。

一个嘛就尕老汉哟哟，
七呀十七来嘛哟哟，
再加上个四岁的日子者进呀，
八呀十一来嘛哟哟。

怀抱上个琵琶者哟哟，
口呀吹笛秆者哟哟，
我这么样的弹来着日子进呀，
这么样的吹呀来着哟哟。

八仙的个桌子上哟哟
我喝杯酒辣着么哟哟，
我怎么样的喝来着日子进呀，
就不醉者来嘛哟哟。
……

“花儿”又称为“少年”，是一种西北
高腔山歌。既然是山歌，就得在山间野
地里去唱，否则会受到左邻右舍的劝阻，
忤逆甚至会受到老人们的惩罚。至今在
保安地区人们遵循着这一禁忌，很少有
人敢在家里或村头乱吼“花儿”。

“花儿”词语短小精悍，词意生动丰
富，可以独唱，也可以对唱。对唱的情趣
远比独唱来得华丽、俏皮、孟浪、欢快。
经过对唱，能够毫无遮拦地表达出真情
实感，能够反映出纯朴而绮丽的爱情甜
美。保安地区的对唱多选在锄田拔草季
节，在山青水秀的田间地头，红男绿女一
唱一和，情意绵绵，趣味十足。对唱时，
男方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
年”，这就是“花儿与少年”所要真正表达
的山歌原生态。这种适合在田间地头的
对唱，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保安人很少
听到了。

那时的“花儿”普及率极高，可以说
是全民性的，是真正的“人人会唱花儿的
地方”。处于这种原生态的环境里，朱仲
禄自然而然地汲取了民间音乐的充足养

分，让他具备了成为“花儿”领域出类拔
萃者的基本条件。

俗话说“唱得好是本事，学得好是优
势”。这句话用在朱仲禄身上再好不
过。由于生活艰难，直到 12 岁朱仲禄才
被父亲送去上学。三年后，也就是他 15
岁的时候考入了县办学堂。一年后，他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城昆仑中学。机
缘巧合，他的音乐老师是“西北歌王”的
王洛宾。有了这样一个好老师，真是朱
仲禄的福气。朱仲禄后来能成为集演
唱、编写、研究于一身的“花儿王”，与他
在昆仑中学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和音乐
教育是分不开的。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
功底和较高的音乐知识素养，这是他与
一些没文化的“唱把式”的最大的区别
之处。

事实求是地说，朱仲禄取得这样一
个登峰造极的成就，既有先天因素也有
后天机缘，最主要的是凭自己努力得来
的结果。无论前因还是后果，与保安屯
垦古城似乎没有多大的关系。之所以这
么说，是因为在他成为“歌唱艺术家”、

“花儿王”后，他出生地新城村以及整个
保安古城并没有沾上丝毫的光彩。不仅
他的故乡没有成为“花儿”的海洋，而且
没有一个土生土长的保安人有幸继承他
的衣钵。时下一些媒体或自媒体上，分
不清保安与新城的隶属关系，说新城“是
个人人都会唱花儿的地方”，更有甚者把
保安说成是“花儿音乐最发达的地区之
一”，这不是瞪眼说瞎话吗？千百年来保
安出了一个“花儿王”，在他之后除了被
人们称为“尖寇”的辛渊老人还能吼两声

“花儿”外，还有谁敢亮亮嗓子呢？会唱
的也就这一个人，说保安“是个人人都会
唱花儿的地方”合适吗？朱仲禄成为“花
儿”艺术领域集大成的大师级人物，但他
的故乡并没有因此而大放异彩。朱仲禄
唱红了“花儿”，但他之后整个保安地区
没有一个赞劲的“少年”跟随其后。“花儿
与少年”在他的故乡荒芜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花儿王”的家乡人鲜有
“少年”操持“花儿”为业者呢？因为
以“花儿”为业，得要有先天的音乐天
分，更要有后天艰辛的努力，而且还要
耐得住寂寞，守得住信仰，经得起打
击，受得住贫穷。问题是，处在这么一
个人人奔小康的变革时代，哪个小青年
能受得住贫穷、耐得住寂寞呢？因此，
时下鲜有“少年”以唱山歌“花儿”为
业的。

客观公正地说，朱仲禄获得事业与
名誉巅峰的时候，没有给他的故乡带来
任何的好处。如果有的话，也是在他过
世以后当地文宣部门在梢湿河滩里搭建
了一处“花儿大舞台”，想以此作为一
处文化景点唱响文化名片。这原本是一
个极具创意的好事，可主办者将其做成
了一个夹生馍馍。谁都知道，新城村并
不是一个“人人会唱花儿的地方”，后
继乏人决定了这个大舞台难有作为。搭
建“花儿大舞台”的初衷是好的，可主
办方忽视了保安的屯垦文化背景，拍着
脑瓜做了一锅大杂脍，成了一年一度的
肠梗阻——“花儿”演唱会上硬生生加
入了“拉伊”。结果“多数”人民唱

“拉伊”时，“少数”人民听不懂，就走
个净光；“少数”人民唱“花儿”时，

“多数”人民不爱听，很少有人光顾。
既便是如此，年年还得这样安排。如果
不这样做，上面不给拨活动经费，新城
村什么也办不成。如此生拉硬套，按当
地人的话说，“做成了个醋不酸”！

话又说回来。在笔者看来，作为一
个响誉国内外的“花儿王”，让家乡人
民沾点“王气”并不难，可朱仲禄并没
有做些什么，也没给家乡人民留下点什
么念想。故乡的土地上没有一所以他名
字命名的希望小学，故乡的中小学没有
一个“花儿”学习班，甚至在他故乡的
梢湿河滩里没举办过一次个人演唱会
……故乡对于他而言，仅是一个人生的
驿站，挥一挥手没留下一片云彩。也许
对于他这样一个大器晚成的“歌唱艺术
家”来说，乡亲们过多地索要似乎有些
不妥，而对从他个人遭际来看，这也是
情理当中的事。

文革的时候，他从“花儿王”变成
了“毒草王”，是一个唱“黄曲”的

“老不正经”，从而受到了不公待遇。
1970 年朱仲禄被下放到家乡劳动改造。

“飞到家门的凤凰不如鸡”，朱仲禄被派
到莲花山上或尕马沟里给生产队放牛，
外加看护树林。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八
年的挡羊牧牛生活。

莲花山上擎天松，
喜迎了新来的牧人。
深山中放歌无人听，
鹰窠壁给了个回声。
小溪知音弹起琴，
老山鹰同情者和鸣。
青山含笑花含羞，
擎天松高兴者点头。
造化弄人，一个民歌手被下放到家

乡当了“羊倌”，猜想他当时可能心生
怨怼，愤世嫉俗的他怎么会对“配治”
过他的乡亲产生丁点的感恩之情呢？话
虽这么说，但回过头想想，他在莲花山
上放牛的那段时间未尝不是一个闭关练
功的丰收期呢？生产队安排他到山上放
牛，至少是给他创造了继续唱歌的机
会。因为独自在山上放牛，寂寞的时候
他就放开嗓子吼几声“花儿”，同时不
断地调控唱腔，调节气息，调整发声方
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使得
他的声音明亮挺拔，刚柔相济，韵味地
道，山野气息更加浓厚。

和所有下放到家里劳动 改造的人一
样，朱仲禄带着妻子白存女和三个儿女
吃尽了苦头。据老人们回忆说，尕成娃
放牛的时候经常背个背斗，背斗里经常
有一筐干牛粪背回家供家人烧火做饭。
这一时期，他的哥哥被上头派来的人带
走了，然后不知所终。朱仲禄既要照顾
自己的家庭，更要顾恤侄儿朱海一家老
小，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可想而知。遇
到这样的人生磨难，没有一点的怨怼很
不正常。

1978年朱仲禄被省上派人接出新城
村，总算是平反昭雪了。恢复公职后的
一段时间，妻子和儿女们都还在新城村
劳动，朱仲禄时不时写信和汇款给家
里，同时也寄过全国粮票。有一次，朱
仲禄的妻子收到信后依旧去找赵耀阿爷
读信，也因此留下了一段感人的话语：
我尖嘴的百灵、大肚子长安，阿大想念
你们了！百灵是朱仲禄的女儿，因脑子
灵活特会说话，所以叫“尖嘴”；长安
是朱仲禄的儿子，因他特能吃，所以叫

“大肚子”。后来，在朱仲禄工作稳定以
后接走了妻儿。也不知什么原因，他后
来一次探亲离开时，在新城坡跟立下了
一块石头（意为赌咒发誓）——今生不
再回村。

立石头是民俗，什么意思呢？一层
意思可能是表达他的清白。他是干净
的，不是犯人，今后他不会再以不光荣
的身份回乡；二层意思可能是，故乡包
括乡亲们没有善待他和他的家人，他再
也不愿意回到这个伤心的地方；三层意
思可能是跟哪个亲戚党家闹矛盾了。尕
成娃（朱仲禄的小名）在新城坡上“立
下的石头”放置了许多年，因此家乡人
民没有沾到“花儿王”丝毫的光彩也就
不足为奇了。就像保安古城里历朝历代
的屯垦军人们一样，来的来了，去的去
了，留下来的光荣，离开去的也荣光。
只不过朱仲禄在保安屯垦文化领域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7 年 12 月 22 日，“花儿”凋谢
了，“少年”老了走了，一代“花儿
王”离开了人世。他没有像其他保安籍
老人们一样落叶归根，也没有魂归故
里，这对故乡新城村不能不说是一件
遗憾。

朱仲禄活了八十五岁，他的一生都
在和花儿纠缠，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
给了花儿。有人曾把朱仲禄比作京剧的
梅兰芳、豫剧的常香玉，主要是想说他
们在各自的艺术领域登上了巅峰，创造
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时代舞台。笔者
看来，这称评价朱仲禄不过分。

“花儿王”朱仲禄离世后，上面派
人来重新修葺了朱仲禄居住过的老宅，
并在老宅跟前建了一个小型广场。广场
上立了一尊并不怎么像朱仲禄的塑像，
但每年吸引着许多游客前来观光：逝者
如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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